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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楚文化”刍议
高 旭

武王墩楚考烈王墓的考古发掘，又一次充分证明淮南市拥有极为丰厚而独特的楚文化历史遗产及资源，无论是对先秦楚
国发展史研究，还是对先秦秦汉时期楚文化演变史研究，都具有不容轻忽的价值与地位，是中国“楚学”的重要构成之一。楚文
化在安徽省最为显著、最具影响的历史表现是在皖北淮河流域，特别是以现今寿县（战国时期的“寿春”，楚国最后一个“郢”都）
为楚文化中心地域的淮南市。与楚文化在其形成、发展、兴盛的核心地域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遗址所在地）被称之为“荆楚文
化”不同，作为楚国历史发展的“归宿地”、楚文化最重要的“承载地”之一，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提出用“淮楚文化”这一概念来指
称楚文化（柏松：《从荆楚文化到“淮楚文化”——访淮南市史志工作者、文化学者姚尚书》，《安徽日报》2024年4月17日第5
版），以此来反映淮河流域对楚国史、楚文化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揭示出淮南市在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
独特作用及地位。

从地域文化视角着眼，先秦秦汉时期楚文化的发展并非仅仅体现为单一地域的历史内涵，而是有着丰富的多样性，其影响
范围远超出现今湖北省一地，实际还将现今湖南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山东省、广东省等也囊括在内。
虽然以“荆楚文化”来一般性指称楚文化有合理性的依据，亦为学术文化界普遍接受，但若认为“荆楚文化”可在完全意义上等
同于楚文化，则又会产生忽视楚文化复杂多样的地域性发展特点的局限，并不利于人们对楚文化发展内涵形成更为深刻准确
的历史认知。“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楚文化演变发展的复杂历程和丰富内涵，为学术文化界进一步深化

“楚文化”的研讨提供了新的契机。

概念界定：广义与狭义

论及“淮楚文化”的概念，需先对“楚文化”有一明确的认识。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曾指出：“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
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所谓楚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
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7年版）。尽管考古学上的“楚文化”同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很显然，后者能含纳前者在内，能更好地
揭示出楚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蕴涵。因此，认识把握“楚文化”，既不能离开考古学的成果，但也不宜只局限于考古学的
范围，而是应从更广泛的“文献”（考古资料、传世文献资料、民俗资料等）意义上展开系统研究。

“淮楚文化”建立在“楚文化”概念的基础上，内涵包括广、狭两个方面。就广义来说，是指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因受楚国
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由于淮河流域覆盖现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近半
面积，以及湖北、山东两省的一部分地区，而先秦时期楚国八百余年发展史中，现今淮河流域五省均曾不同程度上受到楚文化
的直接影响，其中尤以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为著。基于此，“淮楚文化”这一概念，广义上理应面向整个淮河流域而言。
就狭义来说，现今淮河流域各地区中，除淮南市外，尚未有任何一地明确提出“淮楚文化”的概念，并以之来揭示、界定和标识自
身充满地域性特色的楚文化蕴涵，故而“淮楚文化”在狭义上可用来特定指称现今淮南地域范围内所存在的先秦秦汉时期因受
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如若说广义上的“淮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大概
念，那么狭义上的“淮楚文化”便是一个有着明确特指的小概念。

与“荆楚文化”概念的比较

长久以来，“荆楚文化”相当于是“楚文化”的同义词，在所有关于“楚文化”的概念中，没有哪一个概念如“荆楚文化”一样深
入人心，广为学术文化界和社会大众所认可与接受。但如若深究，“荆楚文化”虽能代称“楚文化”，“楚文化”却不宜简单等同于

“荆楚文化”。尽管“就地理框架来说，荆楚就是长江中游地区……只有宜昌以西一段伸进了长江上游地区的东缘，止于巫山”，
“就文化氛围来说，荆楚就是楚人的本土”（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而且楚国早期历史发
展与现今湖北境内的“荆山”密不可分，但仍需指出，在楚国八百余年的历史演进中，淮河流域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公
元前278年秦国攻破“栽郢”，楚顷襄王被迫徙都于“陈”（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后，楚国后期政治中心彻底转向淮河流域，一
变以“江”为本而成以“淮”为主，由此抒写出楚文化发展的新篇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过于片面强调“荆楚文化”易于使人拘
泥于楚文化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和成就，而忽视其在淮河流域的重要发展及影响，这并不利于人们充分认识到楚文化所具有的
多样化的地域意蕴。提出“淮楚文化”这一概念，能同“荆楚文化”相互参照，为学术文化界更深入地研讨楚文化的复杂性、为社
会大众更深刻地理解楚文化的博大精深提供有益的启示。

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辨析

学术文化界现有与“淮楚文化”密切相关的概念还有“陈楚文化”“寿春楚文化”“楚淮文化”“淮南楚文化”“江淮楚文化”
等。“陈楚文化”是河南学者对周口市的特色地域文化的指称。周口市淮阳区是古“陈”地，以太昊氏为首领的东夷部落世居于
此。西周初期为陈国封地，直至公元前479年楚国灭陈，置为县。战国后期，楚顷襄王徙都“陈”，“郢陈”作为楚国后期政治中
心长达38年。河南学者认为“楚文化与这里的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相互交融，从而形成一种多元复合型的陈楚文化”（邹文
生、王剑等：《陈楚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淮阳区地处淮河上游北岸，居黄淮之间，“陈楚文化”在体现淮河流域楚
文化蕴涵的同时，也反映出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因素的深刻浸染。

“寿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淮南楚文化”等概念均为安徽学者提出。2015年12月，寿县从六安市划入淮南
市。在此之前，由于行政区划的特定历史原因，寿县楚文化研究者曾用“寿春楚文化”来指称“寿县地区有代表性的寿春楚文化
遗存”（陈得时：《寿春楚文化》，黄山书社2000年版）；在此之后，研究者又用“江淮楚文化”来整体性指称长江、淮河流域的楚文
化，并认为“江淮楚文化，不但是中国楚文化的主要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陈得时：《江淮楚文化》，安徽文艺出版
社2017年版）。研究道家学说的安徽学者则提出“楚淮文化”的概念来探讨先秦老庄道家、汉代淮南黄老道家所受楚文化、淮
河文化的深刻影响（李霞：《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高旭：《大道鸿烈：<淮南子>汉代黄老新“道
治”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20年版）。“淮南楚文化”是当前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指称淮南地域范围内一切带有先秦秦汉时期楚
文化独特印记的物质遗存与精神产物。以上四个概念中，“寿春楚文化”已显失之过“窄”，无法与当前淮南市楚文化研究现状
及需要相适应；“江淮楚文化”则失之过“泛”，无法突显出淮河流域楚文化及淮南地域楚文化的特殊价值及意义；“楚淮文化”的
概念虽然提法接近“淮楚文化”，但因主要着眼于道家学说研究提出，而非立足于“楚学”视角，故仍无法更精准地反映淮河流域
楚文化演进的整体趋势、内涵及特点；相较于前三者，“淮南楚文化”的概念与“淮楚文化”最为契合，其不足之处在于仅能体现
出后者狭义的一面，而广义的另一面则付之阙如了。

综上可知，“淮楚文化”这一概念能够兼顾阐释淮河流域、淮南地域楚文化历史发展情况的双重诉求，其学理研讨空间更
大、内涵更丰富、特色更突出，比较适合当前淮南市楚文化研究的需要，有利于形塑新的城市特色文化名片，扩大淮南市楚文化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且能对深化丰富楚文化的地域性认知起到大有裨益的促进作用。如果说“荆楚文化”是楚文化最重要、最
有代表性的体现者，那么“淮楚文化”同样是展现楚文化博大精深内涵的重要承载者，其独特的地域性价值及意义，不容轻忽！


